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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科技人生片断，体味事业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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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 人物点击

科技特派员群英谱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特约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2012 年，黑龙江省海伦市祥富镇武立斌种植的

100公顷甜菜，使他年收入超过了 100万元，他高兴地

合不拢嘴，说这一切要归功于“财神爷”杨骥。

在海伦市甜菜地里，常可见到杨骥的身影，块块

甜菜地都留有他的脚印。他把农民当朋友，农民也

把他做为知心人。

杨骥，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副所长，也

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甜菜研发中心岗位专

家。他常年坚持工作在甜菜生产第一线，开展甜菜

高产高糖的科学栽培模式研究工作，2009 年，被海伦

市聘为科技特派员。

作为科技特派员，着眼于海伦市甜菜生产中存在

的限制因子，他开展了科研攻关；针对海伦市直播甜菜

生产中存在的出苗率低，保苗难的问题，他进行了干旱

地区甜菜播种关键技术环节的研究，探索出了 8项机

械化精量点播保苗技术措施；针对海伦市甜菜产量低

的问题，他开展了寒地甜菜高产栽培模式研究，探索出

了以改变育苗棚结构、抢早育苗、抢早移栽、苗床分段

管理、水分温度控制、断根等关键新技术要点。

这些技术在海伦市甜菜生产中得到全面推广和

应用，全市甜菜面积由原来的几万亩，发展到 20 万

亩，2012 年甜菜平均亩产达到了 3 吨，总产达到了 50

万吨，全市人均种菜收入 170余元。

杨骥每年都举办各类学习班约 40 多期，培训农

民 1 万余人次，召开现场观摩会 10 多次，进行技术咨

询 2千余人次，与海伦市科信局合作印发各种技术资

料 5000余本，发到农民手中。

在甜菜生产季节，不管刮风下雨，烈日当头，还

是休息日，他都深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对农民进

行甜菜种植技术指导。常常可以看到，他来到农家

小院，与甜菜种植户谈家常，讲解甜菜种植技术。

针对海伦市甜菜种植面积大并且种植地块分

散，杨骥在每个乡镇选择了 1至 2户科技意识强、有一

定甜菜种植经验的农户作为示范户，对他们进行专

题培训。再通过他们的技术宣传，带动了其他甜菜

种植户，一大批技术能力强、会经营、留得住、用得上

的科技人员和种田能手脱颖而出。

四年来，杨骥带领科技团队先后在海伦市海北

镇、祥福镇、乐业乡、前进乡、东林乡等乡镇建立甜菜

试验区和科技示范区，累计面积达到 5000亩。

2010 年前进乡种植甜菜面积仅有 2000 余亩，平

均单产仅有 1.6 吨/亩。2011 年杨骥在前进乡建立了

千亩甜菜“双高”栽培示范区，2012 年甜菜种植面积

扩大到 8730亩，其中纸筒育苗从无到有，纸筒育苗面

积也发展到 4330 亩。前进乡甜菜平均单产提高到

2.76吨/亩，其中纸筒育苗平均单产为 3.3吨/亩，仅甜

菜一项为农民增加收入 200余万元。

2011 年，杨骥在海北镇建立了千亩甜菜试验基

地，开展甜菜品种对比试验，筛选出了适宜海伦市种

植的阿西罗、普瑞宝、KWS9454 等优良品种，这些品

种在海伦市甜菜生产中得到了大面积应用，受到了

菜农的欢迎。

2012 年在祥富镇他建起了千亩甜菜全程机械化

生产示范区，使甜菜育苗墩土、甜菜收获切削由人工

转变为机械化，随后甜菜全程机械化生产在海伦市

得到了推广。

2012 年他在东林乡建立了千亩酸性土壤改良种

植甜菜高产、高糖示范区，使东林乡甜菜亩产由 1.4吨

提高到 3吨，也使海伦东部山区乡镇由不能种甜菜变

成了能种甜菜，种出了高产甜菜。

杨骥：把科研留在甜菜地里

魂穿穹宇
笔跨万纪
上古春风今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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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夕相伴盐土地
一生旦求荒滩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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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也播绿
文·刘绍斌

7 月的一个晌午，驱车前往曹妃甸工业园区，高

速公路两侧，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灰色海

水。烈日下，海水的反光格外刺眼。

“这片海水造就了亚洲最大的晒盐场，这得益于

曹妃甸地区土壤不渗透，降水量小，蒸发量又大……

也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造成了绿化的‘先天不

足’。”说话的是刘绍斌，滨海盐碱地原土绿化技术与

模式的创始人。

不过记者发现，在曹妃甸成排的行道树和遍地花

草随处可见，一派生机让人压根想不到这里曾因土壤

重盐碱化而寸草不生。

盐碱地怎么长出绿洲？这还得问刘绍斌。

不 曾 想 ，很 多 专 家 都 没 治 好 这 片 盐 碱 地 的

“病”，让刘绍斌这个性格鲜明的“草根科学家”给

号上了脉。这一“号”就是 9 年不放，还对症下药给

治好了。

刘绍斌：治盐碱地的草根科学家
文·实习生 徐 冰

做汽车维修，刘绍斌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

可要说治理盐碱地？谁也想不到这八竿子打不着的

差事，竟被刘绍斌靠着一股拧劲儿给揽了下来。

“曹妃甸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和生态发展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制衡。”刘绍斌说。这

其实也是他“转行”的初衷。

2007 年，在曹妃甸管委会的帮助下，刘绍斌在工

业区的一块地上搞起了试验。这就是现在的 6+试验

田。但准确的说，那里在最初根本就不是地。曹妃甸

工业区土地是由渤海底积淤泥沙吹填而成，到了那里，

刘绍斌看到的几乎是一片“沼泽”，什么东西都“站”不

住脚，刘绍斌先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拉来石子铺地，下

盲管排水，用拖拉机来回碾压，才整治好了这块地。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绍斌买了个小帐篷，累了

就睡在里面，晚了就不回家。

“治理盐碱地在当时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理

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刘绍斌说，没有“师傅”领进

门，刘绍斌只好从网上查阅大量资料。

盐碱地绿化是世界性难题。对毫无专业背景的

刘绍斌来说，搞研究的难度甚于盐碱地种树。但性格

里充满着拧劲儿的刘绍斌说：“我觉得只要工夫下到

了就能弄明白，我就不信我弄不懂。”

刘绍斌的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有关土壤学、植物

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他白天看、晚上看，

坐着看，躺着看。现在的刘绍斌甚至养成了晚上不看

资料就睡不着的“坏毛病”。

盐碱地的治理一般有物理改良、水利改良、化学

改良和生物改良四种途径。目前，传统的治理方式都

离不开客土置换，即从非盐碱地区拉来好土置换，这

种“栽盆景”的方式不但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还有高昂

的后期维护成本。

也有人劝刘绍斌，与其花大力气治理盐碱地，还

不如找来耐盐的植物种，见效快还省钱。可刘绍斌偏

不信这个“邪”，“植物再耐盐不也不能超过千分之六

吗，我要是把土壤改良到千分之三以下，只要是北方

植物不就都能活了吗？”在刘绍斌眼里，刻意的去找耐

盐植物是一条弯路，要走就走原土改良的路，不仅成

本更低，还能从根上治好这盐碱地的“病”！

盲管法，化学法，物理法……刘绍斌在这片盐碱

地上不断地重复试验。

刘绍斌还到处寻访治理盐碱地的专家，中科院土

壤研究所、山东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盐碱地治理

委员会的很多人都认识这个说着一口唐山话的汉子。

“不管哪个环节掉了链子，最后这些植物都是一

拧：从零开始勇闯盐碱地

个字‘死’。”比如买树苗，在运送过程中，车子抛锚，树

苗在太阳下暴晒了三天，运回来以后，组织施工还出

了问题——树坑没挖好，树苗又在阳光下暴晒了两

天，可树坑挖好后，淡水又没及时跟上……像这样种

种难以预计的困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对于常人都是

不小的打击，可这些并没放缓刘绍斌的脚步，反倒给

他拧紧了发条。前前后后，刘绍斌投入 300多万元的

资金用以原土改良技术的研发。

如今，这块试验用地之前 3.5%的含盐量，几年时

间就降到了千分之三以下，白蜡、国槐、黑松等几十种

绿化苗木郁郁葱葱。而仅在几米之外，没经过他治理

的盐碱地，还是死气沉沉。刘绍斌，用原土改良技术

创造了“新国土”。

“他那个人的脾气拧，干什么都拧。”了解刘绍斌

的人都这么说。

“他要把白蜡和其他不同属的植物嫁接，同属的

好嫁接，亲缘关系近能存活，不同属的亲缘关系远就

相当于远缘嫁接。我说嫁接不活，他非要嫁接。”公司

技术人员张翠炫笑说。

“成功往往是出于一种偶然之中，绝不是必然。”

刘绍斌告诉记者，这个奇思妙想是受钱学森的启发，

“远缘嫁接，如果不是太远，就有可能成活。如果在不

同的嫁接方法和模式上能有所突破的话，对北方植物

园艺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刘绍斌爱动脑子，在不停地摸索过程中，他将很

多在一线积累的经验巧妙地转换成实用且具指导意

义的智慧。

在山东农业大学，一位老教授对刘绍斌说：“要想

治理盐碱地，第一要改变土壤的容重，第二要有充足

的淡水，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正是这句话，让刘绍

斌坚定了攻关的方向。

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减少地表水分蒸发，一般是通

过掺加沙子等手段。刘绍斌因地制宜，想到了随处可

见的麦秸秆。通过实验，他发现腐熟秸秆、适时耕作等

方式，既可改良土壤结构，还大大降低成本。这是改良

盐碱土的一剂良药。随后，他便在河北滦南县设有机

肥生产基地，专为曹妃甸盐碱地绿化改良土壤使用。

排盐过程中刘绍斌发现，从荷兰学来的盲管技

术，在养护过程中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刘绍斌告

诉记者：“最初完成苗木种植进入正常养护，发现苗木

死亡率很高，总是处于缺水状态。”刘绍斌犯了难：排

盐盲管对盐碱地排除土壤中的盐碱和控制地下盐水

上升确确实实起到了有效作用。但这漏水漏肥，排盐

盲管以下的咸水层永远得不到淡水的淋洗，一不小心

就触及盐土死亡——水下不去，盐排不出，这可如何

是好？

既然漏水，那“关上阀门”不就得了？

刘绍斌对排盐盲管进行了改进——采用二级排盐

管技术方案，并在工艺上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最终使

土壤中的淡水有一个向下渗透的态势，从而降低盲管以

下土壤中的含盐量，致使植物根系土壤改良深度不断增

加，为以后植物根系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良好空间。并

且，刘绍斌团队还突发奇想，实用一种新工艺，给土壤反

复“冲澡”，使深层土壤的含盐量更为快速地降低。

传统的淡水压盐是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将水灌

到盐碱地里，使土壤盐分溶解，通过下渗把表土层中

的可溶性盐碱排到深层土中或淋洗出去。由于使用

这种方式，土壤全部被水封闭，不透气，水分下渗缓

慢，洗盐后土壤易板结，水源造成极大浪费，洗盐效果

也不显著。刘绍斌通过改进，从以色列人那里学到了

滴灌的思路，发明了滴灌淋盐。

刘绍斌的手也巧。在国外考察时，刘绍斌想引进

国外的挖树机器，但是一台机器就要上百万，刘绍斌

犹豫了，习惯凡事自己动手的他决定亲手做一台一模

一样的机器。没有人提供技术咨询，也没有实物可以

参照，仅凭着印象和反复的拆组，最后刘绍斌做成的

机器经过“上场实战”，效果和国外相比不差分毫。

这不是他第一次自己做机器：上世纪 90年代，进

口拆胎机价格动辄数万，还在做汽车维修的刘绍斌就

自己琢磨，花了两千多元就造出一台来。

巧：摸索中造就巧思巧手

谁也没想到怪事成了真，一个汽车维修为本行的

门外汉，愣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仅成了专家，还把这

盐碱地“收拾”得服服帖帖。如今，他望着河北地图上

的 900万亩盐碱地，跃跃欲试。

刘绍斌这个人也很怪，靠着经营企业，他在当地

已是个成功人士，却穿着几块钱一双的老布鞋——他

让司机买了一箱，常跑绿化工地的他走上一脚泥就换

一双，晒干了再接着穿；从来只买二手车——也幸亏

他懂车。这么省钱的人，却自掏腰包 300多万搞起了

盐碱地的治理试验。面对数次失败，刘绍斌总说“没

有失败的试验不是完整的试验”。事后刘绍斌坦言，

这个数字他还敢追加。

走近刘绍斌，就不觉得怪了。在他眼里，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享受。这治理盐碱地，就是他最

上心最喜欢做的事儿。

刘绍斌说自己是一个凡事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的人，对自己如此苛刻的他是否在不断给自己增加人

生目标？答案却是否定的。“把有意义的事儿当做一

个爱好，能走就往前走，最后能走到哪?我不知道。”刘

绍斌说，对于他而言，梦想才是第一生产力。

最后，记者问了刘绍斌一个问题：“难道从来就不

曾害怕最后以失败告终吗？”

刘绍斌笑着回答：“从补轮胎开始，一点点这么做，

最后才总结出两个字‘坚持’。”我失败可以，但不可能

后人都失败，我就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如果盐碱地能

治好了，我就很欣慰。如果我成功不了，至少我还有一

种精神留给别人。今后，无论别人用不用我这种技术

和模式，我也算是在曹妃甸留下了很深的足迹。

一次，河北唐山市副市长王久宗在参观后说，“滨海

园林在盐碱地绿化方面走在了政府和科技部门前面。”

怪：什么也比不上梦想的重量

据新华社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

林建海 2 日在北京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速总体放缓背

景下，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令人满意，中国政府的经济改

革是明智之举。

林建海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

表现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通胀水平可控，国际收支

略有盈余，国际储备非常充裕，财政状况较为平衡，这

些情况令人满意。

他说，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资源、劳动力优势就会消失，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增

长，就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改进增长质量。他说，中国

政府正致力于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过去单纯追求高增

长，转向追求增长质量，这是十分明智的。

谈到新兴经济体，林建海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轮危机方面的表现相当不

错。自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得益

于新兴市场，其中仅中国就贡献了约三分之一。

林建海还表示，当前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一些挑

战，如庞大和波动性的国际资本流动、快速的信贷扩

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增加等。他

建议，新兴经济体应注重财政健康，警惕通胀压力，谨

慎使用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强金融部门发展，坚定不移

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建设，以确保可持续和包容性

增长。

IMF 总裁拉加德去年 3 月任命林建海担任 IMF 秘

书长，由此成为 IMF 成立以来首位获任此重要职位的

中国籍雇员。

林建海：中国
经济改革是明智
之举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可谓“多事之秋”。南

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校医患沟

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锦帆教授，顺应大势需要，2002 年

在我国首次系统研究“医患沟通”，他主编了《医患沟通

学》一书，可谓是国内医学领域第一位大胆吃医患“螃

蟹”的人。该书被称为我国医学领域“医患沟通”理论

的开山之作，得到了众多权威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认可。

王锦帆认为，医学是为人、为社会而存在的，经济

社会进步，医学必须发展。医学人文在近现代社会进

步中孕育、成长、融合，出现了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

学、医学法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为医学模式的渐变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医患沟通学将医学与这些学科整合创

新，应用到医院临床、医学院校及和谐社会关系中，成

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并改善医患关系的学术利器。

经大量理论论证和深入临床观察，王锦帆因积极

探索了利于现代医疗和改善医患关系的新模式而被高

度关注。2003 年，《医患沟通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首

次出版至今，相继被教育部遴选为“十一五”和“十二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过全国医学权威专家评审，该

书获准进入我国医学教育“干细胞”教材——五年制临

床医学第八轮规划教材系列。

王锦帆教授不仅首创提出了医患沟通学的理论，

还在医学与人文之间开辟了可持续探索的新领域。他

主持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患沟通学教学与实

践》；与清华大学并列主持卫生部《医院医患沟通指南》

课题，完成省级教学研究课题 5 项，发表论文三十余

篇；他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江苏省教学成果

特等奖 1项和二等奖 2项，还兼职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段佳）

王锦帆：社会
发展需要创新医
学领域

芦荟，因含丰富的氨基酸、胶原蛋白、多糖等稀有营

养元素，故可促进细胞生长，延缓人体和皮肤衰老；芦

荟，又含大量维他命D、E、B2、B6、B12等稀有维生素，故

可帮助细胞合成，修复人体组织和肌肤损伤；芦荟，还含

有丰富的硅、钴、锌、钠等稀有矿物质元素，故可参与和

促进人体和皮肤机能的健康运转。所以，芦荟的保健、

美容和治病功能，历来被列为天然植物之首，有“千年神

草”、“健康护佑神”、“家庭小药箱”和“天然美容师”之誉。

然而，食用或药用芦荟，首先要选择芦荟的品种，

可食用或药用的芦荟主要有以下几个品种:一是美国

芦荟,又称库拉索芦荟，蕃拉芦荟，蕃拉为其种名的音

译，此种芦荟须根系，茎干短，叶簇生在茎顶。叶呈螺

旋状排列，厚肥汁浓。叶长 30—70 厘米，宽 4—15 厘

米，厚 2—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宽阔,叶子呈粉绿色，

布有白色斑点，随叶片的生长斑点逐渐消失，叶子四

周长菜刺状小齿。其花茎单生，长有两三个高 60—

120 厘米的分枝。总状花序散疏，花点垂下。它能应

用在食品、药品、美容品等方面。主要是提取芦荟原

汁、浓缩汁、结晶粉，部分亦作家庭盆栽观赏用。

第二种是中国芦荟，又称斑纹芦荟，是库芦荟的

变种。中国芦荟茎短，叶近簇生，幼苗叶成两列，叶面

叶背都有白色斑点。叶子长成后，白斑不褪。叶子长

约 35厘米，宽 5—6厘米，植株形似翠叶芦荟。闽南的

中国芦荟植株个体明显比翠叶芦荟小。此种芦荟具

有药用和美容价值，嫩叶可做芦荟原料食用。

第三种是上农大叶芦荟。它是上海农学院植物

科学系植物育种研究室从库拉索芦荟中培育出的变

异品种。上农大叶芦荟的叶片被有白色蜡粉，叶色翠

嫩，叶片最大可达 85 厘米、宽 12 厘米，叶肉洁白丰厚

无苦味，生长速度快，宜于保护，开发利用价值很大。

但在盆载条件下分蘖能力弱，主枝不分枝。

第四种是木立芦荟，又名小木芦荟。很早就被视

为民间药草而广受欢迎的芦荟就是指这种木立芦

荟。它原产地在南非。在医学上，木立芦荟已经被检

验出具有很多有效成份，是一种公认最有效的品种。

在药用方面，叶子除了可以生吃、打果汁外，还可以加

工成健康食品或化妆品等。由于容易处理，它也适合

作食用的家庭菜。

第五种是皂质芦荟。须根系，无茎，叶簇生于基

部，呈螺旋状排列，叶呈半直立或平行状。其叶汁如肥

皂水，十分滑腻。皂质芦荟变种较多，如广叶皂质芦

荟，叶上有白色条斑、纹理清楚，叶片宽大，具有较高观

赏价值。皂质芦荟叶片薄，新鲜叶汁有护肤作用。但

所含粘性叶汁不如库拉索芦荟丰富。多用于观赏，无

大面积的产业化栽培。它既作药用，又可用来美容。

可食用或药用的芦荟品种
■ 芦荟在中国

据新华社讯（记者郭翔 张楠）30℃的气温、72℃的

炉顶平台、1200℃的炉内火焰、看不见的高温气体……

三伏天的一个下午，吉林省长春市燃气焦化公司制气厂

的炉顶平台上，几名工人正用铁钩打开炉盖，火焰从炉

口喷涌而出，加煤车立即对准相应的炉号加煤。

长春燃气焦化公司制气厂是长春唯一一家煤气生

产企业，为全市 50 万户家庭提供煤气。“听说火焰山

70℃，炉顶平台是 72℃－90℃之间，我们每天都过‘火

焰山’。”该厂核心“战斗部”炼焦车间主任、老工人于明

俊说。

26年工龄的炉盖工王蒉生边俯身边后退，用铁钩掀起

炉盖，一气呵成，轻巧地躲过炉口喷出的两米高的火焰。“就

热那么一会，习惯了！”王蒉生脸上的汗珠滴答流下，“每次

操作流程大概要8分钟，夏天是天天走‘火焰山’，冬天是享

受‘冰火两重天’。”

从焦炉上下来的王蒉生，满脸都被熏得黢黑。刚进

休息室，王蒉生就端起桌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地大口

喝水，然后摘下头盔，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在炼焦车间，工人完成一次操作后，第一件事就是

喝水。“你看人手一个大水壶，我们一天得喝 6 升水。”于

明俊告诉记者，“车间共 134人，男工全是短平头，回到休

息室，大伙恨不得脱光，太热了。”

“车间所有人有共同的‘职业病’，就是脚臭。”班长、

加煤车驾驶员王光笑着说，“炉顶热，怕烫坏脚，穿的鞋

也就厚，所以脚出汗也多。”

离开焦炉设备“烧烤”的范围，30℃的气温让人仿佛

置身空调房。喝上一大口水、洗一把脸后，记者才“缓过

来”。

“习惯了，热不到哪去。”当被问到热不热时，煤气制

造工人总是这么回答。于明俊说：“炼钢工人、煤炭工人

和沙漠里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都比我们更

热，当工人的总有一份责任是需要守候的。”

三伏天：煤气制造工人“每天都过‘火焰山’”


